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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人物，
诗作以雄浑豪迈的边塞意象和深沉慷
慨的家国情怀著称。然而，在现存二
百余首高适诗中，直接涉及荆州的篇
目确实稀少。不过，其诗集中仍存零
星诗句如《同观陈十六史兴碑》中的

“荆衡气偏秀，江汉流不歇”，以及《奉
酬睢阳李太守》中的“朝瞻孔北海，时
用杜荆州”，暗含对荆州地理人文的深
切观照。

高适一生的行迹，主要集中在北
方边塞、中原地区以及蜀中，他的创作
高峰期，并未滞留荆州，这是高适关于
荆州书写稀少的主要原因。荆州在盛
唐诗歌地理中，更多地是与贬谪文学

（如杜甫、白居易）或山水田园（如孟浩
然）的题材相关联。而高适的创作核
心，始终围绕边塞、政治与民生三大主
题，荆州没有成为他生命经历中的重
要节点，自然就难以形成专门的创作
内容，这是主要因素。此外，唐诗的流
传，存在选择性，部分散佚作品，可能
涉及荆州而未传世，也是一种潜在的
因素。

《同观陈十六史兴碑》作于乾元元
年（758 年），是高适与友人陈章甫，共
观史兴碑时所作。“荆衡气偏秀”以荆
山和衡山并峙的意象，暗喻荆州地灵
人杰的特质。荆山为古荆州北界，衡
山为南岳余脉，二山拱卫，形成了江
汉平原的地理格局。“江汉流不歇”既
是对长江和汉水奔涌的实景描写，又
隐喻荆州具有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
地位。

《奉酬睢阳李太守》中“孔北海”“杜
荆州”二个典故，需要结合唐代荆州的
历史语境，来加以解读。“孔北海”指孔
融，其“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贤
达形象，与荆州“人物辐辏”的盛况，形
成了一种呼应；“杜荆州”指的是西晋名
将杜预，在镇守荆州期间，修水利、兴文
教，使江汉“岁常稔”，成了高适心中治
世能臣的典范。高适通过典故嫁接，将
李太守比拟为孔融和杜预，既是对其政
绩的褒扬，也含有对荆州治乱兴衰的历
史沉思。

高适对荆州的书写虽然是有限的，
但也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如《同观陈
十六史兴碑》咏荆州，是借陈章甫的籍
贯（江陵）来展开的，通过人杰地灵的赞
美，间接触及荆州的文化底蕴；而《奉酬
睢阳李太守》中的荆州典故，则服务于
对李太守政绩的颂扬，属于借典抒情的
典型手法。

高适诗中稀少的荆州书写，也折射
出唐代文人对荆州的一种集体性认
知。在他们心目中，荆州既是地理位置
的枢纽，也是贤臣治政和文脉绵延的象

征，更是唐代诗人共享的文化符号。这种书写方式，符
合唐诗以地域为媒、以意象表意的特点。地域本身并
非目的，而是承载情感和思想的载体。唐代诗人对荆
州的认知，具有多重维度，既认可荆州鱼米之乡的经济
地位，又强调荆州兵家必争的战略价值，更暗含对治世
能臣的期待，这一认知，在李白、杜甫、岑参等人的荆州
诗作中也有所呼应。

值得注意，高适对荆州的书写，是基于文化想象和
历史典故，而不是亲身的经历。这种疏离式书写，恰恰
凸显他的诗作，紧扣个人经历和时代命题，是一种创作
的特质。当诗人未深入某地时，他笔下的地域，往往褪
去具体风貌，化作了文化符号和精神载体。

文化荆州·城事

翰墨荆楚􀃊􀁍􀁕

得失俱为过客，神马都是浮云。

作者 聂成文

阴湘城遗址补注
——田园调查手记之十·阴湘城村

□ 叶继程

荆州区马山镇北约四公里，沮漳河大
堤向北蜿蜒，平野莽莽间，一方高地突兀
隆起，是为阴湘城。白云丽日，沮漳河的
潮气掠过文保石碑，七千年的寒凉仍浸
过荒垣。我和几位同道驱车而至，站在
阴湘城残垣深处，听着远方断续飘来的
马山民歌，“沮漳河水弯又长，千年古城
藏稻粱”，心头升起一阵天地悠悠，怆然
涕下的怅惘。

此地得名，系封藩期望与考古结果相
合。洞庭湖古称湘水，这片曾与洞庭相连
的菱角湖故地，流传着两则说法：一谓楚
庄王筑城于此，他本郢（阴）人，妻为湘女，
二人居所相合得名；一谓三国张飞夜督湘
籍民夫筑城于水南阴地，“阴湘”之名便自
此传开。

传说越传越玄，说是远古时，一位神
仙云游至此。见紫气萦绕湖岸，水土丰
美，便决意夜筑昼歇建城，鸡鸣时分离
去。眼看城垣初成，夜半簸箕轻响，竟被
误作鸡啼。神仙匆忙离去，城池中段未
竟，留下一道纵向低沟，东西分城。这便
是今日遗址最鲜明的印记。村里唱曲
儿的老人说，马山民歌里《张飞筑城》的
调子，就是打那时传下来的。“三更筑城
五更歇，湘人汗水湿城堞”，唱和间眨眼
千百年。

“阴”指水之南岸，此城在水之东南
岸。又通“荫”，含封建时代子孙凭先代官
爵受封之意。“湘”本指洞庭湖水域，明洪
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十二子朱柏建
国荆州，称湘王。唐相张九龄贬荆州长史
时，曾写下“岂似龙山上，还同湘水滨”的
诗句，道尽此间与湘水的渊源。“城”是旧
时都邑的防御墙垣，“古遗址”则是考古定
论——这座城自下而上，清晰叠压着大
溪、屈家岭、石家河、西周四层文化层，堆
积厚达 2.5-3.5 米，大溪文化层独占 1.5
米。据《荆沙水灾写真》记述，明湘献王为
保障太晖观行宫，筑“阴湘内堤”。遗址离
堤不过200余米，古名便这样留进史籍。

考古探铲下，大溪文化的壕沟显露真
容：深达六米，与城垣平行延伸。黄褐色
生土与灰褐色夯土层层叠叠。城垣呈圆
角长方形，东西约580米，南北残宽约350
米，面积约 20万平方米。基宽约 40米，
顶宽约8米，高1-1.5米，横断面梯形，内
外坡度陡峭。夯层厚0.05至 0.2米，夹杂
青灰色淤泥土与草木灰烬，那是先民劳作
的痕迹。城垣建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叠压

大溪文化濠沟，沿用至石家河文化晚期，
西周时曾修补。1991 年至 2001 年五次
考古发掘，仅揭露 1500平方米——不过
是这座20万平方米古城的冰山一角。城
内散落的十三座房屋基址中，屈家岭文化
的十号房址最为完整。东西长十米，南北
宽七米，一堂两房，木骨土墙，坐北朝南，
西南设走廊，俨然史前“小康”居所。4座
陶窑、8座瓮棺、174座灰坑暗藏玄机。而
水稻遗存，正是阴湘城最厚重的文明遗
存。1996年中日联合考古队的探方里，
90号、113 号等灰坑成了稻谷的天然藏
馆。3000多粒炭化稻米在此沉睡，粒间
夹杂完整稻叶稻茎，未混粟、黍，足见稻米
已是当时聚落主食。经专家测定，这些谷
粒为粳稻，与现代栽培品种一脉相承。正
应了马山民歌里“籼米圆，粳米香，阴湘城
头稻花扬”的唱词。

城内还发现水稻田遗迹，田埂轮廓隐
约可辨，与壕沟水系相连，构成早期灌溉
系统。部分房屋墙壁的烧土块中，羼杂大
量稻壳稻茎。先民就地取材，将稻壳混入
泥糊筑墙，既透气又增强粘合度，且冬暖
夏凉，可见其独有的生态智慧。东城垣内
侧壕沟堆积里，炭化稻穗常与荷叶、菱角
等水生植物遗存相伴，还原出此地河湖密
布的稻作环境。

壕沟深处藏着更多惊喜。大溪文化
晚期的漆木钺柄破土而出，黑漆为地、红
漆点彩，色泽如新。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唯一保存完好的漆木器，将长江中游漆工
艺史提前两千年。竹席、竹箕纹路细密，
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手编竹器。鹿骨、猪
骨、螺壳、烤鲫鱼残骸散落其间，先民饮
食图景鲜活浮现。陶器、石器、玉器、骨
器品类繁多。更有木质陀螺现世，竟是
世界上最早的玩具，让人遥想史前孩童嬉
戏的模样。

而这些鲜活的生活印记背后，藏着古
城最核心的生存智慧——它并非为御敌
而建，而是一座抵御水患的实心屏障。这
座古城是独特的实心城。城垣与城内地
面平齐，高出城外平地四至六点五米，边
缘陡削。七千年前的江汉平原是浩瀚无
垠的云梦大泽，漳河水患连年。古城西、
北临湖，南、东接陆地，实心城垣可挡住滔
滔洪水。洪水退却，湖泊成天然渔场，形
成“以渔为主，农耕为辅”的生存模式。水
稻田的开辟，正是先民从渔猎走向农耕的
佐证。大型祭坛遗址的发现，暗示古城兼

具祭祀功能，是氏族聚会与精神寄托的场
所。作为长江中游九座史前古城址之一，
阴湘城见证着环壕聚落向古城的演变，是
江汉地区文明发展的缩影。

作家李子初先生曾任八岭山文化站
站长，深耕乡土文化多年。听说我一篇小
文，需要了解阴湘城的历史渊源及风物传
说，马上通过微信传来他搜集整理的湖北
省第二次地名普查的相关资料。

自1953年起，文物部门多次调查，认
定遗址时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东
周。1995年，荆州博物馆与日本福冈教
育委员会联合测量，绘制精确遗址图。
1980 年，阴湘城被公布为县级保护单
位。1992年，定为省级保护单位。2001
年 7月，跻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资料显示：阴湘城遗址位于马山镇北
部阴湘城村六组。西、北两面被余家湖环
抱，南距荆江大堤 300 米。这里四周低
洼，海拔仅 38米，唯有古城高地突兀，最
高处达44.4米。北垣被湖水冲毁，东、南、
西垣尚存。城外东、南两侧护城河遗迹犹
存，西、北两侧则与湖泊相融。城南土台
经钻探为南城门所在地，推测当年道路便
由此通向城内。日本考古专家冈村秀典
曾言，阴湘城文物实证长江流域文明与中
原文明不相上下。这座古城是母系氏族
社会的文明巅峰，堪称中国城市文明的第
一盏明灯。

千年岁月流转，明灯的光芒并未黯
淡。村党支部书记张道兵告诉笔者，今日
的阴湘城，坐落在阴湘城村境内。阳城村
与屈桥村的合并，让古遗址与现代村落共
生共荣。中部纵向冲沟依旧清晰，村道整
洁，别墅似的农房，排列整齐。绿树葱郁
在新修缮的古河道旁，考古标志桩与油菜
花田相映成趣。前不见古人，今见来者。
村民耕作时常偶拾陶片，古与今在日常生
活的点滴中悄然交融。老人们围坐在一
起，唱马山民歌，弦音绕着残垣，在垄上地
头回荡。

湖风北来，再次吹过城垣，水光粼粼。
七千年前的脚步声，仿佛仍在平原苍茫之
间回响。“长的是喇叭吔，短的是锁呐，呢呢
哪里哪吔，吹得好悠雅”，民歌悠扬，在古城
遗址上婉转，成为岁月最绵长的注解。

残垣不语埋青史，稻浪千秋续楚风。
阴湘城是城，也不是城。她蕴藏着深厚的
历史与水文化的底脉，却在浩瀚志书的水墨
里留白。不揣浅薄补注此文，以抛砖引玉。

腊月的荆楚大地，气候在极寒与回阳
间微妙拉锯。当朔风掠过千年古城墙，带
来的不仅是寒意，更有一丝被柴火、蒸汽
与人群喧笑烘暖的躁动。在荆州，“年”并
非只是那个静止的庆典日，而是一场由整
个腊月承载的、动静相生的盛大序章——
忙年。这迎新年的忙碌，始于一场最具生
命力的喧嚣，终于一片静默风干的醇厚，其
间贯穿的，是楚人自古而今，将瞬间欢腾转
化为永恒风味的生存智慧与人间烟火。

杀年猪与腌腊货：
从盛宴欢腾到静待醇香

忙年的沸点，始于腊月乡间那声高亢
的猪鸣。“杀年猪”是农耕时序庄严而热烈
的节点。杀猪日，主人拂晓起身，垒灶烧
水。那头饱餐“辞阳饭”的年猪，在众人协
作下完成生命的奉献。新鲜猪血凝成旺，
上好里脊当即取。场院中央，大方桌上很
快摆满大碗酒、大盘肉、滚烫血旺汤。

这场“杀猪饭”，是毫无矫饰的乡土盛
宴。亲朋邻里围坐一堂，大快朵颐，谈笑
风生。这不仅是口腹之满足，更是古老村
落情感纽带的年度加固，重现《诗经》“朋
酒斯飨”的共乐图景。盛宴终会散场，而
智慧随之登场——如何将丰沛鲜肉转化
为能久存的美味？

于是，叙事的重心从沸腾的场院转向
静默的屋檐。新鲜猪肉被分割，以盐、花
椒等香料细细揉搓，悬于通风向阳处，交
付给腊月的阳光与寒风。这是一个缓慢
的升华过程：水分蒸发，油脂浸润，风味深
渗。时光雕琢下，鲜红肉质渐变为深邃的
腊色，散发出独特的醇香。这香气从家家
户户溢出，交织成笼罩古城的年节气息。

“冬腊风腌，蓄以御冬”。这不仅是保
存食物的古法，更是深植文化基因的储备
哲学，体现着对“有余”和“长远”的追求。
檐下满挂的腊味，是家底殷实的无声宣
言，是对“年年有余”最直观的物化诠释。
忙年的节奏，就这样从杀猪宴饮的集体欢
腾，转入腌制风干的静默守候，情感也从
热烈分享，内化为安然期待。

炒腊锅的祈愿：
从炽热灶火到吉祥爆响

当腊味在静候，在时光里沉淀叶，另

一场更具声色冲击的忙年大戏在腊月下
旬隆重登场。这就是“炒腊锅”的习俗，一
场寄托着强烈美好祈愿的民俗仪式。

“炒腊锅”的场面，堪称腊月里忙年时
最为欢腾的景象之一。室外支起缸灶，柴
火熊熊，映红冬日苍白的天空。大铁锅
内，并非油水，而是翻炒得滚烫的粗河沙
或盐粒。黄豆、豌豆、花生、阴米、苕片、年
糕片……各种经过预先浸泡、蒸晒处理的
干物，依次倒入这滚热的“沙浴”中。顷刻
间，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此起彼伏，宛如一
串串微型的爆竹，奏响丰收的乐章。空气
中迅速弥漫开谷物与薯类被炙烤后特有
的焦香。

在这场热闹的“爆破艺术”中，蕴含了
深厚的民间心理。“炒”与“发”谐音，使得
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性。大人围在灶边，
紧张而期待地翻炒，口中往往念着吉祥
话，期盼着家庭事业来年能“越炒越发”。
孩童则兴奋地围着刚出锅、盛在巨大簸箕
里散热的美食，伺机抓一把烫嘴的炒货塞
入口中，满脸幸福。红红的灶火，照亮了
大人孩子满足的笑脸；清脆的爆响，混合
着孩子们的欢笑，构成了忙年记忆中最为
鲜活、温暖的听觉与视觉画面。

腊月的“炒腊锅”，炒的是食物，爆响
的是对兴旺发达的炽热祈愿，凝聚的是全
家老少对新春的共同期盼。

打鱼糕的匠心：
从鱼米精华到宴席礼制

在所有为年节准备的珍馐中，“打鱼糕”
堪称荆楚饮食智慧与礼仪文化的巅峰结晶，
将忙年的技艺与心意提升至艺术境界。

鱼糕，又名“花糕”，位列“荆州八大
菜肴”之首，素有“无酒不成宴，无糕不成
席”的规训。其历史可溯至上古传说，技
艺则全凭手工匠心。腊月二十七八，选取
肥大鲜活的青鱼或草鱼，去鳞、剔骨、取净
肉，经过漂洗、刮茸、上千次顺向搅拌摔
打直至上劲，再入笼屉蒸制。待糕体将
成，以金黄蛋液均匀敷面，谓之“铺金”或

“戴冠”，寓意“飞黄腾达”。“鱼糕”谐音
“余高”，更是“年年有余，步步高升”的双
重吉祥。

其制作过程肃穆而专注，是对匠心的
考验。成型的鱼糕，晶莹洁白，温润似玉，

口感鲜香滑嫩，富有弹性，筷夹闪而不断，
真正达到“食鱼不见鱼，香润嫩爽口”的化
境。剩余的鱼红与猪肉混合，炸成金黄鱼
圆。待客时，鱼圆垫底，鱼糕切片覆于其
上，蒸热后以木耳、黄花等炒制“戴帽”，便
是宴席上至尊的“头子菜”。这已超越菜
肴，成为待客的最高礼数，是荆楚“饭稻羹
鱼”文化极致优雅的体现。

杵糍粑的收梢：
从千捶万打到团圆糯香

年关逼近，忙年的合奏中加入另一种
充满力量感与协作精神的节奏。这就是，
杵糍粑的“砰嗒”声。蒸熟的糯米倒入石
臼，身强力壮的男子们轮流挥动木槌，嘿
呦有声，奋力捶打。这是一个需要体力和
默契的环节，直至米粒完全融合，化为绵
密柔韧、光泽莹润的米团。女眷们则巧手
抹油，将热腾腾的糍粑揪剂、捏团、压饼。

刚出炉的“热糍粑”，蘸上白糖或黄豆
粉，软糯香甜，是瞬间的满足；待其冷却变
硬，便于储存，日后或烤或煎或煮，能变幻
出多样吃法。糍粑因其极强的黏性，自然
成为“团圆”“和睦”“亲密无间”的象征。
捶打的过程，是家族男性协作力量的展
示；捏制成型，是女性巧手的赋予；而分享
食用，则是全家团圆的温馨注脚。杵糍
粑，将最朴素的糯米，转化为一种极具情
感黏合力的食物，为荆州忙碌的腊月画上
一个圆满、温存的句点。

综观整个腊月，从杀猪饭的沸反盈
天，到腊味风干的寂静守候；从炒腊锅的
喜庆“爆破”，到打鱼糕的匠心升华，再到
杵糍粑时的合力团圆，荆州的“忙年”，是
一套完整而深邃的文化仪式体系。如今，

“忙年”早已超出了简单的物质储备，而是
一场通过集体劳作，将时间、自然、人情、
祈愿共同发酵、酿造，最终凝聚为有形美
味与无形记忆的盛大实践。

“忙年”中的每一刀切割，每一次翻
炒，每一回捶打，都是对古老楚风的生活
化传承，是对“有余”“团圆”“兴旺”等永
恒价值的年度重温。腊月里，古城内外
弥漫的新鲜的肉香、醇厚的腊香、焦脆的
炒货香、鲜嫩的鱼糕香、温暖的米香……
共同构筑了独一无二、可嗅可品的“荆州
年味”。

年味荆州

忙年,始于刀锋、成于时光的丰腴叙事
□ 张卫平

文史杂谈

近日，音乐传记纪录片《隐者山河》在荆州御湖一品
举办映后交流座谈会。影片导演郭旭锋受邀出席，来自
长江大学的师生、武汉赶来的影迷及本地文艺爱好者共
5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影片的艺术表达、作曲家陈其钢
的精神世界展开深度对话。

《隐者山河》历时七年跨国拍摄，以“归隐”“肖像”
“迁徙”等六个乐章为结构，通过散文诗般的视听语
言，呈现了作曲家陈其钢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创作历
程与生命哲思。影片摒弃传统叙事，以“沉静的力
量”——对自然的敬畏、对内心的诚实，刻画了一位艺
术家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安顿身心、坚守“做自己”的艺
术信条。

座谈会上，郭旭锋与观众现场交流，分享创作初衷，
他说：“我们试图雕刻时光，从 200小时素材中淘洗出

‘形散神不散’的叙事，展现一个真实的人如何面对苦
难、追求价值。”长江大学青年教师从艺术教育视角出
发，探讨影片对青年学子的启示：“陈其钢的‘隐’不是逃
避，而是在躬耕中传承文化，这种‘向内求索’的精神，正
是当代艺术教育需要传递的核心。”

本次座谈不仅是一次电影交流，更成为连接高校
学术资源、跨城文化力量与本土文艺生态的纽带。
活动以光影为载体，推动了严肃艺术与大众的对
话，为城市文化氛围注入深层思考。正如影片所传
递的——在变幻的世界中，唯有坚守内心的山河，方
能活出生命的厚度。

本次活动由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和荆州御湖一
品联合主办。

光影为媒，共探艺术人生的精神坐标

《隐者山河》映后交流
在荆州举行


